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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代照顾研究述评及其政策讨论

林　卡　李　骅
(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 1 005 8)

[摘　要]在世界范围内,隔代照顾是一个普遍现象。对这一议题的分析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包括

儿童福利、养老照顾、代际关系、女性主义、家庭与工作平衡问题,也包括家庭政策以及其他社会政策等。

欧美学者对此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基于调查数据展开对儿童的生活状况及照顾提供者参与社会活动

和健康等方面状况的探讨,得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结论。这些研究启示我们要通过各种社会支持政策来

提高老年人参与隔代照顾的频率并降低强度,使隔代照顾取得积极成效;探索通过社会津贴、补助等方式

给予隔代照顾的提供者一定的回报,充分肯定从事隔代照顾的老年人对社会所做贡献的价值;通过发展

社会政策项目,促进非正式照顾体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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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中国,儿童福利议题常常处于社会福利研究的边缘。这不仅因为中国文化传统使人们形成

了将儿童照顾视为家庭事务的观念,也因为目前的社会政策体系对儿童照顾的公共财政支持十分

有限[1]。要推进对儿童福利的理论研究,隔代照顾是一个很好的议题。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正随着

目前中国社会变化给家庭照顾带来的挑战加剧而不断提高。近二十年来出现的农民工进城浪潮使

农村地区出现了许多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2],因而隔代照顾现象在农村更为普遍。在城市,随着过

去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和家庭规模的缩小,城市家庭在儿童照顾方面的人力资源日渐衰竭,加之有

限的公立幼儿园和托儿所等正式照顾资源常常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处于正常上班状态的父母又

无力照顾子女,这就迫使许多家庭中的祖辈承担起了照顾孙辈的责任[3]。
尽管如此,国内社会政策研究领域对隔代照顾问题的讨论迄今为止还十分缺乏。其阻碍因素

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照顾观念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把子女照顾仅仅看作家庭事务,老人提供

的隔代照顾往往被视为家庭义务,其社会价值常常被低估甚至忽视;二是研究者对隔代照顾的国际

研究状况(如研究范式、基本理论假设和相关政策讨论)不熟悉,难以在理论层面上展开深入研究。
因此,我们有必要借鉴国外研究经验,多维度、多视角地对这一议题进行探讨,以便更好地理解隔代



照顾的特点和性质及其与其他因素的关联。
广义上来讲,隔代照顾具有双重含义,既包括祖辈照顾孙辈的劳动,也包括孙辈照顾祖辈的活

动[4]。但在实际运用中,多数研究都把隔代照顾主要看成祖辈照顾孙辈的活动,即由爷爷奶奶或外

公外婆等上一辈老人参与照顾孙辈子女的服务,包括祖辈对孙辈的经济支持、生活照顾及精神支持

等。一些研究者对隔代照顾与隔代抚养的概念进行了比较和区分。隔代抚养是指父母把孩子寄放

在祖辈家中,由祖辈代为养育,侧重于祖辈进行的教育和培养活动[5];而隔代照顾的内涵则更为广

泛,既包含老人对儿童的生活照料,也包括对儿童的教育和培养。
国外学者多采用社会调查的数据库资料来分析隔代照顾状况。有的研究采取横截面数据进行

多元线性回归和 Logistic 回归分析,也有的使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比较研究以描述受访者在隔代

照顾方面的情况。常用数据库有德国的“欧洲健康、老龄化与退休调查”数据库(Survey of Health,

Aging and Retirement in Europe,SHARE)、美国的“全国家庭与住户调查”数据库(National
Survey of Families and Households,NSFH)以及英国的“英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British
Household Panel Survey,BHPS)。这些调查资料描述了照顾者及其子女的受教育程度、性别、年
龄、居住地点等方面的特征,从而反映出各地隔代照顾的特点。

本文将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切入该议题,通过回顾国外相关研究,考察不同社会隔代照顾的状态

及其特点。为此,我们在 Google Scholar 中将“grandparents”和“child care”作为关键词进行文献

搜寻,获得相应的论文 2 1 3 000 篇。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了解该议题的研究现状和国际发展趋势

提供了丰富的文献。以此为基础,本文将围绕以下几个方面来回顾有关隔代照顾问题的国际研究:
一是各种社会因素对隔代照顾的影响,二是隔代照顾对被照顾者(孙辈)和照顾者(祖辈)身心健康

的影响,三是社会政策与隔代照顾的关系,四是欧洲国家隔代照顾状况的比较研究。最后,本文将

总结分析这些研究对中国社会政策制定的启示。

二、各种社会因素对隔代照顾的影响

各国隔代照顾的状况首先取决于各国社会的代际关系模式、社会资本网络的特点[6]。代际关

系模式与人们的行为和社会文化模式密切相关,照顾儿童涉及孙辈、祖辈和子辈三代人的利益。一

些学者强调,在中国、越南、缅甸、泰国等国家,延续家族血脉、传宗接代的文化规范直到今天仍起着

强有力的作用[7],这种观念鼓励老人把隔代照顾当作一种乐趣而非压力[8]。而在另一些国家的文

化观念中,祖辈照顾孙辈的责任意识较为淡薄,这使祖辈在闲暇时更愿意追求自身的发展而把儿童

照顾看作负担而非义务[9]。这种现象揭示了文化视角对理解隔代照顾活动十分重要。
隔代照顾的状况也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在现代工业社会中,隔代照顾现象与劳动力市

场状况密切关联。一些研究者指出,当儿童的父母或许因就业而无法充分履行其照顾责任时,隔代

照顾可以作为替代方式来缓解父辈在家庭照顾方面的压力[10]。这种内在的联系使一些研究者致

力于探讨劳动力市场与照顾市场、正式劳动力市场与非正式劳动力市场以及工作与家庭生活平衡

等问题。譬如 Lin 等强调,在工业化社会中家庭作为福利单位的功能正日渐衰退[1 1]。为了照顾子

女,父母可以通过就业获得报酬来雇佣保姆,也可以放弃工作在家照顾孩子(如家庭主妇),还可以

采用隔代照顾的方式[12]。因此,Viitanen 强调,隔代照顾问题和家庭与工作平衡问题相关联,发展

隔代照顾有助于工作的父母实现家庭与工作平衡[1 3]。
隔代照顾问题与性别关系问题也密切关联。一些学者通过对比不同性别照顾者参与隔代照顾

意愿的调查数据,揭示了男性与女性照顾者所占的比例和他们的活动状况。也有一些研究基于生

物社会学视角,从基因层面的亲缘关系来解释隔代照顾者的性别差异。例如 Coall 等采用亲缘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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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指标来阐释隔代照顾的机理,包括被调查者孩子的数量、是否自己亲生、是否配偶亲生、是否领养

等因素[14]。Bishop 等从某高校选取 1 40 个学生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支持了这一亲缘选择假设的合

理性[1 5]。Danielsbacka 等也通过欧洲调查数据来检验亲缘选择理论,研究表明,女性母系祖辈通

常是最积极的隔代照顾者,其次是男性母系祖辈,再次是女性父系祖辈,最后是男性父系祖辈[1 6]。
同样,Tanskanen 等的研究发现,在隔代照顾中外婆比奶奶所花的时间更多,外公也比爷爷花费的

时间更多[1 7]。而 Leopold 等采用 SHARE 数据库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和比较后发现,男女双方的祖

辈退休之后参与隔代照顾的时间差异在缩小[18]。
以上研究涉及一系列相关指标,包括有哪些人给儿童提供了照顾帮助、他们给予了哪类帮助、

照顾者的就业状况、每周照顾的时间、被照顾者父母的就业情况等。这些指标可以反映出代际间家

庭责任的变化、社会资本的多寡和代际变迁对隔代照顾的影响[9]。在这些讨论中,也有研究以互惠

主义为原则,采用社会交换理论来比较不同国家的隔代照顾状况。总之,在影响隔代照顾的因素

中,我们不仅要关注家庭关系和代际互惠方面的因素,也要关注经济、政策和社会文化等因素。

三、隔代照顾对被照顾者和照顾者身心健康的影响

对隔代照顾问题的讨论难以避开对其效应的评估。一些学者指出,一些祖辈对儿童的溺爱会

给儿童成长带来消极影响[1 9];也有学者指出,隔代照顾意味着父辈在子女照顾方面的缺位,因而对

儿童身心健康是不利的。尽管在一些极端情况(如严重酗酒、吸毒和在监狱中服刑)下,一些父母会

因无力照顾子女而使祖辈照顾成为替代的选择,但这无法改变父母缺位给儿童身心健康造成的不

利影响[20]。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发现了相反的证据,认为隔代照顾对儿童身心健康并没有显著的不

利影响。例如 Pearce 等对英国 1 2 3 54 个 3 岁儿童的调查表明,祖辈照顾与双亲照顾对儿童肥胖的

影响的差别并不显著[21]。但总体而言,学者们通常认为隔代照顾对儿童身心健康的影响是消

极的。
但对祖辈而言,隔代照顾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是复杂的。一些研究指出,参与

隔代照顾会使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积极参加活动,有利于老年人健康;但也有研究指出,照顾儿童

会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额外负担,不利于老年人健康。针对这些困惑,一些学者采用健康指标和生

活质量指标进行了测量和验证。例如 Hayslip 等对 86 个参与隔代照顾的老人的生活情况进行了

调查,发现他们的健康水平有所下降[22]。Hughes 等使用美国健康与退休研究数据库对美国

1 2 872个调查对象(50 至 80 岁)进行了分析,发现参与和持续参与隔代照顾的老人群体情绪低落

的可能性比不参与的老人群体高出 1.47 倍与 0.77 倍[23]。同样,Muller 等采用 SHARE 数据库的

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认为隔代照顾对祖辈的心理健康状况有明显的负面影响[24]。
相反,一些学者认为参与隔代照顾的老人可以享受与孙辈的亲密关系进而增进其幸福感,因而

身心更为健康。Gessa 等使用 SHARE 数据库展开研究,也发现参与隔代照顾的老年人的健康状

况比未参与的老人更好[25]。还有研究者通过对 42 个参与孙辈照顾的老人进行调查,发现他们在

照顾中所获得的来自他人的物质和精神支持较多而精神压力较小,因而健康状况较好[26]。又如

Buber 等对 1 2 个欧洲国家的研究发现,不照顾孙辈的老人比照顾孙辈的老人情绪更容易低落[27]。
也有学者认为参与隔代照顾使老人具有较高的社会参与程度,降低其孤独感,从而增进了健康

状况[28]。
当然,要深入地解释这种正面或负面效应,我们需要具体考察照顾者的社会参与状况。有研究

者认为,由于老人在隔代照顾中耗费了大量时间,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参与程度会随之降低[29]。

Arpino 等研究了参与隔代照顾的祖辈在五种基本的社会活动中的参与情况,包括志愿活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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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体育和俱乐部活动、政治活动和宗教活动,以及参与这些活动的频率。研究发现,参与隔代照

顾对女性祖辈参与社会活动的影响较小,对男性祖辈的影响较大[30]。这说明参与隔代照顾活动对

老年人社会参与情况的影响是复杂的,两者间或许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四、社会政策与隔代照顾的关系

以往,隔代照顾活动被认为是一家一户的事,由家庭中三代人之间的关系所决定。但随着福利

国家的出现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对隔代照顾的研究就需要讨论公共服务体系的特点和家庭政

策的制定等问题[3 1]。代际变迁及文化变迁的状况会影响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解

释这种影响需要考察政策发展及公共服务体系的特点,研究照顾形式的变化[32],把隔代照顾问题

的讨论引向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领域,从而把微观的个人照顾与宏观的社会体系和社会服务政策

结合起来。
在社会政策和公共资源的支持方面,一些研究强调,在当代社会中家庭照顾服务已经成为社会

再生产过程的必要内容[33]。许多发达国家制定了支持社会再生产进程的社会政策,包括普惠的儿

童津贴、母亲照顾津贴和儿童教育津贴等。有研究采用社会调查的数据来考察社会政策项目(包括

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各种类型的长期护理保险及其他社会保险项目等)对儿童照顾的影响,从而揭

示这些福利国家的社会照顾体系与隔代照顾的内在联系[34]。
此外,也有些研究从社会救助角度分析社会政策项目对隔代照顾的影响。譬如英国反儿童贫

困小组分析了苏格兰反儿童贫困组织的案例,考察了英国“儿童税收积分”和“工作税收积分”项目

对不同家庭选择儿童照顾方式(包括隔代照顾)的影响[35]。也有一些研究者论证了对单亲家庭和

未婚母亲家庭的隔代照顾活动进行社会支持的必要性。他们认为在父母至少有一位缺位的情况

下,祖辈照顾孙辈的负担会比较重,需要给他们一些帮助。同时,一些祖辈因自身身体情况不佳而

不能很好地履行照顾责任,这会使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产生行为方面的问题[18]。
同时,这些对儿童照顾的社会支持政策也为女权主义者所倡导。他们强调妇女从事儿童照顾

工作是为社会培养新一代公民,因而隔代照顾问题应放在人口再生产体系中去理解[36]。有学者通

过比较不同福利国家体制中的照顾模式来揭示隔代照顾、照顾模式与福利国家制度之间的关系及

变化,并探索公共服务体系干预家庭照顾的正当性和积极性[37]。按照这一“社会照顾”的逻辑,如
果要求祖辈承担起儿童照顾的责任,那么这些照顾工作就应该得到公共机构的支持,甚至给予一定

的报酬。为此,我们需要把隔代照顾的讨论与社会政策(特别是家庭政策)的研究关联起来,并进一

步考察如何通过发展社会政策和提供社会服务来支持隔代照顾活动。
作为结果,社会政策特别是家庭政策的研究者都强调社会政策对于人口再生产的意义。

Thomese 等的研究表明,在荷兰家庭中,祖辈参与儿童照顾能够显著促进生育率的提升[38];

Rindfuss 等的研究也发现,祖辈对孙辈非正式照顾的增加提升了挪威人的生育意愿[39]。而社会政

策对隔代照顾的支持既能够保护儿童权利,又能够提高照顾者的生活质量,也能够缓解人口再生产

的压力。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政策对隔代照顾进行一定的支持将有助于提升一个

国家的生育率,从而维持人口数量的可持续性。显然,社会政策应该考虑到老人的照顾行为可能产

生的长期影响。

五、欧洲国家隔代照顾状况的比较

为了丰富以上讨论,下面通过回顾有关欧洲国家隔代照顾状况的研究来探讨隔代照顾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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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关系。随着福利国家体系的发展,欧洲各国都发展起了社会照顾体系,但隔代照顾这种家庭

照顾形式在这些福利国家中仍然十分流行。譬如 Igel 等在分析了欧洲 1 1 个国家的情况后指出,
超过 50％的被调查的欧洲家庭采用隔代照顾的方式。在 2 1 世纪初,这些国家中老年人群体参与

照顾孙辈的比例从 3 7％到 5 9％不等。其中,中欧和北欧国家(如瑞典、丹麦、法国和荷兰)的比重较

高而南欧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较低[40]。这种观察与人们通常的假设相矛盾,一般认为南欧国

家的家庭规模较大,隔代照顾可能较为普遍;而北欧国家发达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照顾体系可能会减

少对隔代照顾的需求。
针对这一理论假设与实际数据形成反差的状况,一些学者对隔代照顾情况进行更为细致的考

察。他们把老人参与率与照顾儿童的强度(每日的照顾时间)结合起来考察,发现在南欧国家,参与

隔代照顾的祖辈在老年群体中所占比例较低,但他们照顾工作的强度比中欧及北欧国家高。在儿

童照顾公共服务水平较高的北欧国家中,家庭所负担的儿童照顾压力较小,因而照顾强度较低。这

种状况容易使老人把儿童照顾看作一项社会赠予,对儿童照顾活动持有积极态度,从而带来了高参

与率;但在儿童照顾公共支持水平较低的国家,隔代照顾被看成社会负担,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义务

和责任,因而老人在儿童照顾方面所面临的压力也较大,这就导致了较低的参与率[41]。
在性别关系上,北欧国家和南欧国家之间的差异也较为显著。根据 Leopold 等对 1 0 个欧洲国

家隔代照顾数据的比较,这些国家中的女性祖辈都比男性祖辈更愿意为照顾孙辈而放弃劳动力市

场中的工作[18]。但在北欧国家对尚未退休的祖辈的意见调查中,选择照顾孙辈和选择工作的男女

比重相当。与此不同,南欧国家中选择照顾孙辈的女性比重较高。在西班牙,祖辈夫妇用于工作的

总时间中,男性祖辈占 72.95％,女性祖辈占 2 7.05％;在照顾孙辈的总时间中,男性祖辈占

30.48％,女性祖辈占 6 9.52％。与之相比,瑞典的男女祖辈花在工作上和花在照顾孙辈上的时间

最为接近。男性祖辈花在工作上的时间为 42.70％,女性祖辈为 5 7.30％;而花在照顾孙辈方面的

总时间中,男性祖辈为 41.1 9％,女性祖辈为 5 8.81％。在已经退休的祖辈群体中,意大利的祖辈为

照顾孙辈所花的总时间中,男性花的时间仅占 30.81％,而女性占 6 9.1 9％。比利时男性祖辈的这

一比重为 45.1 6％,女性祖辈为 54.84％。南欧国家与北欧国家的这种差异表明,北欧的社会照顾

体系可以通过支持隔代照顾而促进男性与女性照顾任务分配的均衡。
从社会政策和公共财政支持的视角来看,一些学者借用艾斯平 安德森的福利资本主义三个世

界的分类来分析隔代照顾的状况。研究指出,对社会照顾领域的公共投入较低的南欧国家,其隔代

照顾模式是“低参与率、高照顾强度”,高公共投入的北欧国家则属于“高参与率、低照顾强度”,欧洲

大陆国家则介于两者之间。基于 SHARE 数据库(2004 年)的调查数据,Albertini 等人指出,在南

欧国家,有 45％的祖辈为子女提供包括隔代照顾在内的照顾支持,其人均照顾时间为每年 1 647 小

时;北欧国家丹麦的情况是 60％的祖辈为子女提供包括隔代照顾在内的照顾支持,但人均照顾时

间仅为每年 382 小时;在其他欧洲国家,法国 50％的祖辈为子女提供包括隔代照顾在内的照顾支

持,人均每年花费 742 小时。这些数据从特定的视角反映出隔代照顾现象与公共服务支持体系之

间具有内在联系[37]。

六、总结及政策启示

在社会政策视野中对隔代照顾现象展开讨论,需要探索工业化社会中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及

其对家庭照顾和非正式照顾体系的影响。通过上述研究回顾,我们看到隔代照顾现象在这些工业

化甚至后工业化阶段国家中仍然十分普遍。根据 Albertini 等人的研究,欧洲国家的隔代照顾情况

是,老人们平均每人每年给予子女(包括照顾孙辈在内)的照顾支持为 902 小时[37]。这就打破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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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以往的一个认识误区,即在农业社会中,家庭照顾是儿童照顾的主要形式,但这种形式在发达工

业化国家中会随着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而退化。借鉴欧洲的经验来反思家庭照顾在现代工业化社

会中的作用和定位,我们需要回答公共服务体系和家庭照顾是否可以相互支持。如果这种相互支

持的逻辑关系能够成立,那么各国政府或许可以通过发展家庭政策来支持家庭照顾活动,并强化非

正式照顾体系的作用。
另外也要考虑文化观念和社会政策项目的作用。对欧洲各国关于隔代照顾态度的调查发现,

有的地方(如北欧)对隔代照顾持较积极的态度,而有的地方(如南欧)则较为消极[40]。造成这种差

异的主要原因在于文化观念和社会关系的不同。在中国,儒家文化倡导在代际互惠的基础上发展

家庭照顾。但是,要推动隔代照顾的发展,需要改变把隔代照顾仅仅理解为家庭内部事宜的观念,
要把它放到更为宏观的社会再生产体系中去看待。祖辈参与对孙辈的照顾目前在中国十分普遍,
但对照顾孩子的祖辈提供的社会支持还十分缺乏。为此,在充分肯定老年人隔代照顾劳动对社会

所做贡献的价值的同时,也要探索如何通过社会津贴、补助等方式支持隔代照顾活动,为从事隔代

照顾的老人提供一定的回报(“社会工资”),从而把这一私人问题转变为公共问题。如何通过发展

社会政策项目以支持非正式照顾体系的发展,促使二者形成良性互动,是我们要面临的重要任务。
在目前中国的儿童照顾服务方面,发展机构照顾常常被看成是目前发展儿童照顾体系的基本

方向,而隔代照顾被认为是一种不得已的家庭照顾方式,会随着公共服务体系和照顾机构(托儿所、
幼儿园、学前班、小学等)的发展而弱化或被替代。但根据欧洲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的经验,隔代照

顾与儿童入学、入托、入园的权利并行不悖。采取社会政策手段尤其是家庭政策手段(包括提供育

婴补贴、儿童照顾津贴、单亲母亲社会救助津贴等)来支持隔代照顾,可以强化对隔代照顾和非正式

照顾体系的支持,也可以缓解照顾者的压力,鼓励他们积极参与。
在效果的评估上,学者们关于隔代照顾对儿童身心发展影响的看法是模糊的。有的强调父母

缺位对子女发展的不利影响,有的则讨论祖辈照顾对儿童发展的积极影响。至于对老人的身心影

响,一些研究主张隔代照顾对老人健康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取决于隔代照顾的频率和强

度。这启示我们要把隔代照顾的影响与其强度和参与率联系起来考察。同时,隔代照顾对社会生

产和再生产体系运作具有重要作用。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生育决策和照顾行为,为子

辈多生孩子、提高生育率提供了有利条件。在面对目前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劳动力老化和不足的

问题时,我们有必要鼓励发展隔代照顾以缓解工作父母的照顾压力,支持市场上的劳动力供给,使
年轻父母在制定多生孩子的计划时无后顾之忧,从而促进生育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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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s on Intergenerational Care
Lin Ka　Li Hua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Zhej 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 1 005 8,China)

Abstract:This article reviews and analyzes the studies conducted by European and American
scholars regarding the issue of intergenerational care reflecting the general features and situations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care in these advanced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On the basis of it,this
study extends the scope of these studies to the fields of social policies and social support to family
care,and reveals the inspiration of these experiences to the Chinese readers to think on the
issues.In China,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left-behind children,the elderly of rural areas,the
shrinking size of urban families,and the shortage of public care resources for admission of
children at the daycare centers,all reinforce the need for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the
grandparents'care.However,most researchers in China are not familiar with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es and research methods for the study of intergenerational care,even ignoring this
discourse.For all these reasons,it seems necessary to learn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in order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ed issues.This study will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premise
and analysis of the framework of the conception of intergenerational care through a method of
literature review reflect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tergenerational care in European countries.
Finally,this study evaluates the conceptio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system.The study also concludes the ways of research among these articles,including the use of
statistical analysis based on survey database;discussing the effects of intergenerational care on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the child development,and the quality of life approach of the
elderly as the caregivers.More than half of the surveyed families use grandparents'care,though
the attending rate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care for the elderly are different in many countries of
Europe.As a result, studies of these literatures provide thought and nourishment for our
thinking about social policy regarding this issue.It shows that this type of family care does not
disappear in the advanced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fter deteriorating the family func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ublic service system.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tergenerational care are not
only cultural but also related to the social systems of production,reproduction,and social
policies.In the summary,we further discus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studies as the Chinese
issue,emphasizing that the support of social policies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social welfare of
grandparents and grandchildren,who are in every generation of care,and advocates the adoption
of policies and service measures to support the alternative care for the elderly.
Key words:intergenerational care;child welfare;family work balance;active ag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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